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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分別品〉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23：

「佛學之發展，阿毘達磨之隆盛，實有以致之；蓋各承師說，競為論議，思想乃日趨分化也。佛之世，釋尊以義解說其法者有之；標要而大弟子為之解說者有之；佛弟子之共為論議而組織者有之。如《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等，即九部經中「優波提舍」（論議）之類，其中即有佛說者在。論議第一之摩訶迦旃延，智慧第一之舍利弗，尤多用力於此，宜後世之言論典者，仰尊二氏為師宗也。現存巴利語「雜藏」之「尼涕娑」
（解釋），亦是其類。」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520 - p.522：

《瑜伽論》系，以「記別」為了義，廣分別，是對應頌──「祇夜」而說的（不是「修多羅」）。「祇夜」是不了義，是略說；「記別」是了義，是廣分別。了義與廣分別，是同一內容的不同解說。為什麼不了義？只是因為略說而含義不明。廣為分別，義理就明顯了。對「祇夜」而說，所以了義與廣分別的「記說」，是偈頌的分別說。「記說」是對於

偈頌的廣分別，《阿含經》充分證明了這點。現存的「四阿含」與「四部」，因不了解偈頌而廣為分別的，《雜阿含經》有屬於『波羅延耶』的：「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答波羅延優陀延所問」；「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屬於「義品」的，有「義品答摩犍提所問」。屬於『優陀那』的，有「法無有吾我」偈；「枝青以白覆」偈。屬於「八眾誦」（「有偈品」）的，有「答僧耆多童女所問偈」。《中阿含經》，分別「跋地羅帝偈」的，有《溫泉林天經》、《釋中禪室尊經》、《阿難說經》。這些因偈頌而分別的，漢譯與巴梨文，都有「略說」與「廣分別」的明文。而漢譯所說：「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優陀延所問」；「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有餘經說」，明確的以『波羅延』頌為不了義，與《瑜伽論》系所說，完全相合。「祇夜」，沿用為偈頌的通稱。偈頌每為文句音韻所限，又多象徵、感興的成分。法義含渾，如專憑偈頌，是難以明確理解法義的。「祇夜」，無論是『義品』、『波羅延』、『優陀那』，《相應部》的「有偈品」，都是不了義經所攝，這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古義。說一切有部，但以「四阿含」為經藏，不取多數是偈頌的《小部》，而稱之為（經藏以外的）「雜藏」，理由就在這裏。這類廣分別，都是因疑問而作的解答。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53：「阿毘達磨論，毘陀羅論，是那時的佛法問答。同時興起的，有毘崩伽（vibhaṅga）──分別解說的學風，《中阿含經》中，有稱為「分別」的部類。《中部》有〈分別品〉（Vibhaṅga-vagga），凡十二經，就是131～142經。《中阿含經》有（「分別誦」，凡三十五經，就是152～186經。其中有）〈根本分別品〉，凡十經，就是162～171經。」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55：

「本來，佛說五蘊、六處、六界、四諦等，是「分別法」的典型範例。五蘊、六處等，佛說或不免簡要。其實經句的如此簡略，只是為了適應憶持與讀誦方便。在佛弟子間，應有佛的解說流傳。繼承佛陀分別法的學統，對界、處等作明確的分別，就是《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等集出的由來。佛初轉法輪──對人類開始說法，稱為「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為眾說法的方法之一──「分別」（vibhajana），與〈根本分別品〉的分別（vibhaṅga），「廣分別」的分別（vibhajati），意義都相近。「分別」，是不限於分別略說（經）的。佛的分別說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曾說：「獸歸林藪，鳥歸虛空，聖歸涅槃，法歸分別」。法，要以分別來觀察，以分別來處理。對阿毘達磨來說，分別的方法論，有著無比的重要；阿毘達磨論的發達，以分別法相為主要的特徵。《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的集成，表示分別的學風，已充分應用，相當的發達了。」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55：

「《中部》有〈分別品〉（12經），《中阿含經》也有〈根本分別品〉（10經），相同的有九經，
僅缺《一夜賢者經》；其他的《施分別經》、《諦分別經》，也都在《中阿含經》中，這可說是二部最一致的部分。「分別」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有屬於偈頌的顯了解說，如（131）《一夜賢者經》，（132）《阿難一夜賢者經》，（133）《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134）《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有屬於業的分別，如（135）《小業分別經》，（136）《大業分別經》。（138）《總說分別經》，是禪定的分別。如（137）《六處分別經》，（139）《無諍分別經》，（140）《界分別經》，（141）《諦分別經》，（142）《施分別經》，都可以從經名而知道分別的內容。」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30-1231：

「佛法，先有經而後有論書，論是依經而造的。在論究聲聞的論書時，我曾這樣說：「結集完成，佛教界的中心任務，就從結集而轉移到進一步的董理與發揚。對於散說而集成的一切經，作縝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完成以修證為中心的佛法的思想體系，也就是佛法的系統化」。重於慧學的聲聞論，是這樣的，大乘論也是這樣。慧學發展為論書，是適應佛教界的需要。論書發展以前，經中已有了論的特質與傾向。以聲聞經來說，「分別」，如《中阿含經》的『分別誦』，〈根本分別品〉。（法數的）「類集」，如《中阿含經》的《多界經》，《長阿含經》的《眾集經》、《十上經》、《增一經》、《三聚經》、及《增壹阿含經》。依這種傾向而發展起來，成為阿毘達磨論，而阿毘達磨的本義，當然是直觀法性（「對法」）的淨慧。」

（165）《溫泉林天經．第四》
	◎內容概述

《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四、《溫泉林天經》。天勸三彌提尊者受持跋地羅帝偈。尊者問佛，佛說偈曰：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現在所有法，念無有堅強，如是行精進，晝夜無懈怠。」(CBETA, X74，959c13-16 // Z 2B:2，439b1-4 // R129，877b1-4)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1，n.4：本經敘說尊者三彌提遊王舍城，住溫泉林。有一天神來勸尊者受持跋地羅帝偈，尊者遂往問佛，佛為說偈後，即入室宴坐。諸比丘乃請大迦旃延廣予解釋，大迦旃延就根境識之相對而詳加說明。

	◎相關經典
《中部》〜M. 133.Mahākaccāna-bhaddekaratta suttaṃ (《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尊上經》大正1，886a25-887a26。

《中部》〜M. 131. bhaddekaratta suttaṃ (《一夜賢者經》)。

◎相關現代著作
Bhikkhu Ñanananda〈Ideal Solitude — An Exposition on the Bhaddekaratta Sutta〉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貳、正宗分

一、尊者三彌提，入溫泉浴浴已還出
爾時，尊者三彌提
亦遊王舍城，住（696c）溫泉林
。
於是，尊者三彌提夜將向旦，從房而出，往詣溫泉，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
二、有一天人問尊者三彌提是否受持跋地羅帝偈；並告訴尊者，可往王舍城從世尊受持
爾時，有一天
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三彌提所，稽首作禮，卻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卻住於一面已，白尊者三彌提曰
：「比丘！受持跋地羅帝
偈耶
？」
　　尊者三彌提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尊者三彌提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法有義，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三彌提足，繞三匝已，卽彼處沒。
三、尊者三彌提從世尊受持跋地羅帝偈
（一）、尊者三彌提向世尊說明遇天人及對答之事
於是，尊者三彌提，天沒不久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今日夜將向旦出房往詣彼溫泉所，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便出，住岸拭身。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卻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卻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耶？』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我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我復問（697a）：『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卽彼處沒。」
（二）、世尊為尊者三彌提說明天人來處，並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世尊問曰：「三彌提！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三彌提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所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三彌提！彼天子名正殿，為三十三天軍將。」
於是，尊者三彌提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三彌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說。」
尊者三彌提白曰：「唯然。」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佛說如是，卽從座起，入室宴坐。
四、諸比丘欲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求廣分別跋地羅帝偈
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
：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卽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697b）；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
？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
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五、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求廣分別跋地羅帝偈
（一）、諸比丘白尊者大迦旃延，世尊說此跋地羅帝偈，未廣分別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卽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
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二）、諸比丘知尊者大迦旃延能為廣分別
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三）、尊者大迦旃延舉求果實喻，告諸比丘應向世尊求廣分別
尊者（697c）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
，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四）、諸比丘請求尊者大迦旃延廣分別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往
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五）、尊者大迦旃延為諸比丘廣說分別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
1、念過去、不念過去
○  諸賢！云何比丘念過去耶？
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
捫摸
（698a）本
，本卽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
如是耳、鼻、舌、身。
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卽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
諸賢！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  諸賢！云何比丘不念過去？
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卽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
如是耳、鼻、舌、身。
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卽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
諸賢！如是比丘不念過去也。
2、願未來、不願未來
○  諸賢！云何比丘願未來耶？
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
，彼未得欲得，已得心願，
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
如是耳、鼻、舌、身。
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欲得，已得心願，
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
諸賢！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  諸賢！云何比丘不願未來？
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
如是耳、鼻、舌、身。
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
諸賢！如是比丘不願未來也。
3、受現在法、不受現在法
○  諸賢！云何比丘受現在法？
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
如是耳、鼻、舌、身。
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
諸賢！如是比丘受現在法也。
○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
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698b），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
如是耳、鼻、舌、身。
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
諸賢！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
（六）、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可往向佛具陳其廣分別義
諸賢！謂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卽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
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
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共受持。」
六、諸比丘往詣世尊所，陳說大迦旃延之廣分別；世尊嘆為善說，告諸比丘應當如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卽從座起，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卽從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嘆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大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698c）喜奉行！
Bhaddekaratta的語意
	巴利文
	bhadda
	eka

	ratta


	音譯
	Bhaddekaratta跋地羅帝

	中文直譯
	賢善；吉祥
	一
	夜

	M.A. Vol. I 
的解釋
	bhaddekarattassā ti vipassananāyoga-samannāgatattā bhaddakassa (v.1, bhaddassa) ekarattasa,
 "of one who is happy (? auspicious) for one night because he is possessed of intentness of insight."

由於他具有內觀的專注所以是一夜吉祥（賢善）的人

	Neumann
	Lonely Blissfulness  單獨的吉祥

	http://www.vipassana.com/
canon/majjhima/mn131.php
	An Auspicious Day 一個吉祥日

（一日＝日與夜；一夜＝日與夜）

	Bhikkhu Ñanamoli《MLDB》，1’st Edition，p.1039
	Bhadde-karatta
One Fortunate Attachment
吉祥的依著

	Bhikkhu Ñanamoli and Bhikkhu Bodhi《MLDB》，3’rd Edition，p.1039（參閱p.1342，Note1210）
	A Single Excellent Night  一個獨自（獨住）的吉祥夜

	Bhikkhu Ñanananda〈Ideal Solitude — An Exposition on the Bhaddekaratta Sutta〉
	Ideal Lover of Solitude  理想（吉祥）的獨住愛樂者


Bhaddekaratta的定義
《中阿含經》卷43（165經）《溫泉林天經》：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尊上經》卷1，大正1，886b14-21： 

過去當不憶，當來無求念；過去已盡滅，當來無所得。
謂現在之法，彼彼當思惟；所念非牢固，智者能自覺。
得已能進行，何智憂命終？我心
不離此，大眾不能脫。
如是堅牢住，晝夜不捨之；是故賢善偈，人當作是觀。
《中部》〜M.131. Bhaddekaratta Sutta（《一夜賢者經》）《MLDB》，p.1039：
Let not a person revive the past 
Or on the future build his hopes；
For the past has been left behind
And the future has not been reached.
Instead with insight let him see

Each presently arisen state
；
Let him know that and be sure of it,

Invincibly, unshakeably.
 

Today the effort must be made. 

Tomorrow Death may come, who knows?
No bargain with Mortality

Can keep him and his hordes away,

But one who dwells thus ardently,

Relentlessly, by day, by night.
It is he, the Peaceful Sage
 has said, 

Who has had a single excellent night. 

參考經論
《瑜伽師地論》卷19，大正30，388a27-388c28：

「於過去無戀，不悕求未來。

現在諸法中，處處遍觀察。

智者所增長，無奪亦無動。」

此是造「賢善」頌。

謂如有一，於佛所證法毘奈耶，獲得淨信；以正信心棄捨家法，趣於非家。由五種相，修行梵行令善清淨。

【1於過去無戀】
謂能捨離居家諸行無所顧戀，亦不緣彼心生追戀還起染著，是名初相。
【2不悕求未來】

又於現法利養恭敬，未來種類所有諸行不生希望；

亦不願求當來人天所有諸行，修行梵行，是第二相。
【3現在諸法中，處處遍觀察】

〔觀五蘊等〕
又於現在五取蘊攝色等諸法及彼安立，能正觀察。
〔觀身語意等惡行〕
又於現法及當來世諸身惡行及惡果報，謂我於身不應發起所有惡行，廣說如經。

乃至應斷身諸惡行，修身善行。語、意善行，當知亦爾。
〔觀諸蘊無常等〕
又於色等諸蘊，能隨觀察去來今世，皆是無常。
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由無我故，於彼一切不執我所，乃至於彼不執為我。
〔結〕
如是如實正慧觀察，是第三相。
【4無奪】

又依初法毘鉢舍那，諸根成熟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於當來世通達增長，非諸王等所能劫奪。是第四相。
【5無動】
又依第二法毘鉢舍那，於現法中涅槃功德能善增長，非諸煩惱及隨煩惱所能傾動。是第五相。
【結】
由此五相，修行梵行，令善清淨。
【結名賢善】
若依如是一日一夜亦為賢善，第一賢善。當知超度此餘一切所有梵行。
【略辨上義】
復次，今當略辯上所說義。
謂薄伽梵此中略示，於善說法毘柰耶中所修梵行，於一切相皆善清淨，不與他共。當知是名此中略義。
《雜阿含經》卷36（1072經），大正2，261a3-7：

「於過去無憂，未來不欣樂；現在隨所得，正智繫念持；飯食繫念故，顏色常鮮澤。
　未來心馳想，過去追憂悔；愚癡火自煎，如雹斷生草。」

《雜阿含經》卷38（1071經）
，大正2，278a12-b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比丘，名曰上座，獨住一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行乞食，食已獨還，獨坐禪思。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尊者名曰上座，樂一獨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入聚落乞食，獨出聚落，還至住處，獨坐禪思」。爾時、世尊語一比丘，汝往詣彼上座比丘所，語上座比丘言：「大師告汝」。比丘受教，詣上座比丘所，白言：「尊者！大師告汝」。時上座比丘，即時奉命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爾時、世尊告上座比丘：「汝實獨一靜處，讚歎獨處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耶」？上座比丘白佛：「實爾，世尊」！佛告上座比丘：「汝云何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還住處，獨坐禪思」？上座比丘白佛：「我唯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佛告上座比丘：「汝是一住者
，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勝妙一住
。何等為勝妙一住？謂比丘前者枯乾，後者滅盡，中無貪喜；是婆羅門心不猶豫，已捨憂悔，離諸有愛，群聚使斷，是名一住，無有勝住過於此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悉映
於一切，悉知諸世間；不著一切法，悉離一切愛。如是樂住者，我說為一住」。佛說此經已，尊者上座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別譯雜阿含經》卷1（10經），大正2，376b4-20：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名曰長老。獨止一房，讚嘆獨住。時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長老比丘讚嘆獨住，獨行獨坐。佛告比丘：汝可喚彼長老比丘。時一比丘往至其所，語長老言：世尊喚汝。長老比丘受教勅已，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長老：汝實獨住，讚嘆獨坐行法耶?長老白佛言：實爾。世尊!佛復告言：汝今云何樂於獨住讚嘆獨住?長老白佛言：世尊!我實獨入聚落，獨出獨坐。佛復告言：更有獨住，勝汝獨住。何等是耶?欲本乾竭，來欲不起，現欲不生。是名婆羅門，無我我所，斷於疑結，遠離諸入，滅於煩惱。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我悉知之；捨棄一切，盡諸愛結。如此勝法，名為獨住。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卷38（1072經），大正2，278 b29-c5：

「來者不歡喜，去亦不憂慼；於世間和合，解脫不染著。
　我說彼比丘，為真婆羅門；來者不歡喜，去亦不憂慼。
　不染亦無憂，二心俱寂靜；我說是比丘，是真婆羅門。」

（166）《釋中禪室尊經．第五》
	◎內容概述

《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五、《釋中禪室尊經》。天問盧夷強耆尊者，尊者問佛，佛說偈釋義。」(CBETA, X74，959c16-17 // Z 2B:2，439b4-5 // R129，877b4-5)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3，n.6：本經敘說有一天神來問盧夷強耆尊者是否有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意義，尊者乃往問佛，佛為說偈，並就五蘊廣說其義。

	◎相關經典
《中部》〜M. 134. Lomasakaṅgiya bhaddekaratta suttaṃ（《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尊上經》大正1，886。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尊者盧夷強耆，在露地禪室蔭中結跏趺坐
爾時，尊者盧夷強耆
遊於釋
中，
在無事禪室。於是，尊者盧夷強耆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二、有一天人現尊者盧夷強耆前，對答是否受持跋地羅帝偈
（一）、天人問尊者盧夷強耆，是否受持跋地羅帝偈
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盧夷強耆所，稽首作禮，卻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卻住於一面已，白尊者盧夷強耆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
（二）、天人答尊者盧夷強耆，受持跋地羅帝偈，但未受持義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
彼天答曰：「一時，世尊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699a）。』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
（三）、天人白尊者盧夷強耆，可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盧夷強耆足，繞三匝已，卽彼處沒。
三、尊者盧夷強耆受夏坐訖，往詣世尊
天沒不久，於是，尊者盧夷強耆在釋中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
（一）、尊者盧夷強耆將遇見天人之事，稟白世尊
爾時，尊者盧夷強耆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一時遊於釋中，在無事禪室。世尊！我於爾時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卻住一面。
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卻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
我復問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
天答我曰：『一時，佛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哆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699b）：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不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也。』
我復問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
天答我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面
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
彼天說如是，稽首我
足，繞三匝已，卽彼處沒。」
（二）、世尊告訴尊者盧夷強耆該天人來處
於是，世尊問尊者盧夷強耆：「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處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強耆！彼天子名般那
，為三十三天軍將。」
（三）、世尊為尊者盧夷強耆廣說跋地羅帝偈義
彼時，尊者盧夷強耆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強耆！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說其義。」
尊者盧夷強耆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699c）；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1、念過去、不念過去
強耆！云何比丘念過去
耶？若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強耆！云何比丘不念過去？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過去。
2、願未來、不願未來
強耆！云何比丘願未來耶？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強耆！云何比丘不願未來？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3、受現在法、不受現在法
強耆！云何比丘受現在法？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
強耆！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尊者盧夷強耆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67）《阿難說經．第六》
	◎內容概述

《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六、《阿難說經》。阿難以偈及義為比丘說，佛印之」。(CBETA, X74，959c17-18 // Z 2B:2，439b5-6 // R129，877b5-6)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9，n.4：本經敘說阿難就五蘊而對諸比丘具說跋地羅帝偈之義，有一比丘告佛，佛請阿難敘說後，讚其所說正確無誤。

	◎相關經典
《中部》〜M. 132. Ānanda bhaddekaratta suttaṃ（《阿難一夜賢者經》）。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700a）獨園。
貳、正宗分

一、尊者阿難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
　　爾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二、有一比丘告佛，阿難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佛喚阿難敘說，佛印可之
（一）、有一比丘告佛，阿難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佛喚阿難前來佛所
爾時，有一比丘過夜平旦，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白曰：「世尊！彼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於是，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阿難比丘所，作如是語：『阿難！世尊呼汝。』」
彼一比丘受世尊教，卽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至尊者阿難所而語曰：「世尊呼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卽往佛所，稽首作禮，卻住一面。世尊問曰：「阿難！汝實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阿難答曰：「唯然。」
（二）、世尊問尊者阿難如何為諸比丘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
世尊問曰：「阿難！汝云何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1、尊者阿難答跋地羅帝偈
尊者阿難卽便說曰：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
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
，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2、尊者阿難答跋地羅帝偈義
（1）、念過去、不念過去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念過去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有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念過去？」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過去（700b）。」
（2）、願未來、不願未來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願未來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願未來？」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3）、受現在法、不受現在法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覺、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
世尊卽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覺、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世尊！我以如是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三）、世尊讚嘆尊者阿難所說為善說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我弟子有眼、有智、有義、有法。所以者何？謂弟子在師面前如是句、如是文廣說此義，實如阿難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說觀義應如是也。」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68）《意行經．第七》
	◎內容概述

《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七、《意行經》。佛說八定、八天處等，說滅定為最勝」。(CBETA, X74，959c18-19 // Z 2B:2，439b6-7 // R129，877b6-7)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3，n.3：本經敘說世尊告諸比丘：於此世修四禪八定者，以嚮往其處故，命終得生色界無色界，其於修定中所受喜樂與生天後所受者無有差別。並謂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智，於諸定中最為第一。

	◎相關經典
《中部》〜M. 120. Saṃkhāruppattisuttaṃ （《行生經》）；

《增支部》〜A. 4. 123, 124.Jhāna（靜慮）。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意行經，如意行生
。諦聽！諦聽（700c）！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一、意行生
佛言：「云何意行
生？
（一）、加行得初禪，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初禪；二者俱等無差別
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
。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梵身天中。諸梵身天者，生彼住彼，受離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初禪，受離生喜、樂。此二離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梵身天中，如是意行生。
（二）、加行得二禪，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二禪；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覺、觀已息，內靖
、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
。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晃昱天
中。諸晃昱天者，生彼住彼，受定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二禪，受定生喜、樂。此二定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晃昱天中，如是意行生。
（三）、加行得三禪，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三禪；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
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定
，得第三禪成就遊
。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遍淨天
中。諸遍淨天者，生彼住彼，受無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三禪，受無喜樂。此二無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遍淨天中，如是意行生。
（四）、加行得四禪，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四禪；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
。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701a）彼，命終生果實天
中。諸果實天者，生彼住彼，受捨、念清淨樂，及比丘住此，入第四禪，受捨、念清淨樂。此二捨、念、清淨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果實天中，如是意行生。
（五）、加行得空無邊處，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空無邊處；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
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量空處天中。諸無量空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空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量空處想。此二無量空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空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六）、加行所得識無邊處，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識無邊處；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度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量識處天中。諸無量識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識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量識處想。此二無量識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識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七）、加行所得無所有處，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無所有處；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度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所有處天中。諸無所有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所有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所有處想。此二無所有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701b）廣布，生無所有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八）、加行所得非想非非想處，樂欲住此定，命終後生得非想非非想處；二者俱等無差別
復次，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想，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諸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者，生彼住彼，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及比丘住此，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此二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
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二、不復意行生 - 住滅盡定不復受生老病死苦
復次，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智。彼諸定中，此定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如是彼諸定中，此定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得此定、依此定、住此定已，不復受生老病死苦，是說苦邊
。」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69）《拘樓瘦無諍經．第八》
	◎內容概述

《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八、《狗樓瘦無諍經》。佛為比丘分別諍、無諍法」。(CBETA, X74，959c19-20 // Z 2B:2，439b7-8 // R129，877b7-8)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4：本經敘說佛遊婆奇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為諸比丘分別諍、無諍法。

	◎相關經典
《中部》〜M.139. Araṇa-vibhaṅga-suttaṃ（《無諍分別經》），
參閱《相應部》〜S. 42. 12. Rāsiyo（王髮），〜S. 56. 11. Tathāgatena vutta(1)（如來所說）)；《雜阿含》卷32（912經），大正2，228c。


壹、序分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奇瘦
劍磨
瑟曇拘樓都邑。

貳、正宗分 - 世尊為諸比丘說分別無諍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名分別無諍
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一、內容說明
佛言：「（一）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701c）苦非聖行，無義相應。
 （二）離此二邊，則有中道
，成眼
成智
，自在成定，趣智
、趣覺、趣於涅槃。
（三）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四）決定於齊
，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
求彼也。（五）莫相道
說，亦莫面前稱譽。
（六）齊限
說，莫不
齊限。
（七）隨國俗法，莫是莫非
。

此分別無諍經事。
（一）、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
「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此何因說
？
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是說一邊；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是說二邊。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因此故說。
（二）、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此何因說？
有聖道八支，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因此故說。
（三）、有稱、有譏而不說法，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
「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此何因說？
1、有稱、有譏而不說法
云何為稱、云何為譏而不說法？ 

（1）、但求身樂為凡夫行，無義相應自身苦行，知已便自譏
○若有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
。所以者何？欲者，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
○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所可畏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彼沙門、梵志復抱此苦，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702a）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
（2）、有結不盡，知已便自譏；有結盡，知已便自稱
○有結
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
○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
。所以者何？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也。
（3）、不求內樂，知已便自譏；求於內樂，知已便自稱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所以者何？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
（4）、小結：有稱有譏而不說法
如是有稱有譏而不說法也。
2、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不稱不譏而為說法，云何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1）、但求身樂為凡夫行，無義相應自身苦行，知已便說法
○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欲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
○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702b）、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2）、有結不盡，唯有苦法，知已便說法；有結盡，唯無苦法，知已便說法
○有結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3）、不求內樂，唯有苦法，知已便說法；求於內樂，唯無苦法，知已便說法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
（4）、小結：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如是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3、小結
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因此故說也。
（四）、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
「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者。此何因說？
○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702c）、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也。
○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1、因五欲功德生喜生樂，此樂非聖樂，是凡夫樂，則不可修也
云何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不可修耶
？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樂，此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
2、有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樂是聖樂，則可修也
云何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耶？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3、小結
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者，因此故說。
（五）、莫相道說，亦莫面前稱譽
「莫相道
說，亦莫面前稱譽」者，此何因說？
1、相道說
有相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有相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有相道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
（1）、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
於中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者，此終不可說；
（2）、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者，彼亦當學不說是也；
（3）、真實不虛妄、義相應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義相應者，彼為知時，正智正念，令成就彼。
2、面前稱譽
如是面前稱譽。
3、小結
莫相道說，亦莫面前稱譽者，因此故說。
（六）、齊限說，莫不齊限
「齊限說，莫不齊限」者，此何因說？
不齊限說者，煩身，念喜忘，心疲極，聲壞，向智者不自在也。齊限說者，不煩身，念不喜忘，心不疲極，聲（703a）不壞，向智者得自在也。齊限說，莫不齊限者，因此故說。
（七）、隨國俗法，莫是莫非
「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此何因說？
1、隨國俗法，是及非
云何隨國俗法，是及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
，或說[木*墮] 
，或說杅
，或說椀
，或說器
。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杅，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隨其力，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是及非也。
1、隨國俗法，不是不非
云何隨國俗法，不是不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杅，或說椀，或說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木*墮]，或說杅，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不隨其力，不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不是不非也。
3、小結
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因此故說。
二、分別有諍法、無諍法
有諍法、無諍法。云何有諍法
？云何無諍法？
（一）、但求身樂為凡夫行，無義相應自身苦行，此法有諍；離二邊中道行，此法無諍
1、但求身樂為凡夫行，無義相應自身苦行，此法有諍
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若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2、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此法無諍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二）、有結不盡，此法有諍；有結滅盡，此法無諍
○有結不盡，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有結滅盡，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703b）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三）、不求內樂，此法有諍；求於內樂，此法無諍
○不求內樂，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四）、非聖樂是凡夫樂，此法有諍；是聖樂，此法無諍
○於中若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於中若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五）、無義相應，此法有諍；與義相應，此法無諍
○於中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六）、無齊限說，此法有諍；齊限說，此法無諍
○無齊限說者，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齊限說者，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703c）法則無諍也。
（七）、隨國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諍；隨國俗法，不是不非，此法無諍
○隨國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隨國俗法，不是不非，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
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八）、小結
是謂諍法，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知諍法及無諍法已，棄捨諍法，修習無諍法，汝等當學。」
三、須菩提尊者安住無諍，行真實空
如是須菩提族姓子
，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
。
知法如真實
，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

參、流通分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參考經論
《瑜伽師地論》卷90，大正30，827a11-b15：
後義圓滿 
  
復次、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復由三相，應知大師其德圓滿；

又由二相，應知弟子其德圓滿。
1、師德圓滿

云何三相應知大師其德圓滿？

（1）、辨三相

A、第一相
謂佛世尊，為諸弟子最初施設遠離二邊中道正行，是名第一師德圓滿。

B、第二相
又於聖教未生信
者、有毀犯者，以正方便令入聖教，離諸毀犯，是名第二師德圓滿。

C、第三相

又於聖教已得入者，由四法攝正攝受之，是名第三師德圓滿。

（2）、釋四攝

云何名為四種法攝？

一、於秘密，以其如法閑靜教授而教授之，不以非法；

二、於違犯，以其如法苦切語言現前呵擯，非不如法；
三、於尋思，依止耽嗜，教令於內勤修寂靜；

四、令時時聽聞正法，常無懈廢。
A、如法教授
又令遠離相似正法，
及令對治棄捨正行。當知即是於其秘密，能引如法閑靜教授。
B、如法呵擯
於實毀犯，若正了知，要當呵擯方調伏者，以如法言現前呵擯，心無雜染。
C、令修內靜
於尋思者，方便令其易得決了，於諸流蕩五妙欲者，示其過患，令生厭離，漸次修學，乃至證入第四靜慮，所有尋思，依止耽嗜，方能於內究竟寂靜。
D、令聞無廢
自令無惱，令他攝取，當知是名於時時間聽聞正法，常無懈廢。
2、弟子德圓滿

云何二相諸弟子眾其德圓滿？
（1）、第一相

謂諸弟子，最初忍受大師所見，謂諸法中空無我見。由是因緣，於諸法中不增益我，起邪執著，亦不毀壞世俗道理。勝意樂故，無所隨從；
隨言說故，亦不遠離，是名第一諸弟子眾其德圓滿。
（2）、第二相

又彼於見既忍受已，能正修行法隨法行，由四法攝所攝受時，若彼諸法有苦、有害，如實了知，能速斷滅；若彼諸法無苦、無害，如實了知，能速作證，是名第二諸弟子眾其德圓滿。
總結「師、弟二圓滿」

如是大師及弟子眾之所攝受諸佛聖教，當知一向無染清淨，諸聰慧者之所歸趣。
參考現代著作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2 - p.23：
《相應部》的不動心解脫，《雜阿含經》作無諍（araṇa）應該是無諍住或無諍三昧的簡稱
。諍有三類，煩惱也名為諍──煩惱諍，所以無諍是沒有一切煩惱，與空一切煩惱的不動心解脫相當。《相應部》說了無量等三種心解脫中最第一的，是貪空、瞋空、癡空，不再說空心解脫，那是以不動心解脫為空心解脫了。《雜阿含經》說明無量等三種中，無諍最為第一，然後又解說無諍是：「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解說無諍，也就是解說空心三昧。無諍與空，是有關係的，如《中阿含經》《拘樓瘦無諍經》末了說：「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總之，四種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恚、癡的不動心解脫，或無諍住，也就是心解脫（或心三昧）而達究竟，不外乎空的究竟完成。無量，無所有，無相，無諍，不動，從煩惱空而清淨來說，都可以看作空的異名。

    無諍──阿練若，本是修行者的住處。由於住處寧靜，沒有煩累，象徵禪慧的境地，而名為無諍住、無諍三昧的。這與「空」，本用來形容住處的空曠，沒有人物的煩累，也就用來象徵禪慧，而有空住、空三昧等名目，情境是完全一樣的。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64 -p.65：
梵語阿蘭那，即無諍。三昧，即繫心一境的正定。無諍三昧，從表現於外的行相說，即不與他諍執，處處隨順眾生。覺得人世間已夠苦了，我怎麼再與他諍論，加深他的苦迫呢？如從無諍三昧的證境說，由於通達法法無自性，一切但是相依相緣的假名而來。無

我，才能大悲；離去空三昧，還有什麼無諍行呢！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74：
須菩提，《雜阿含》中沒有他的名字；《中阿含》則說他觀「此行真實空」，觀空第一、無諍三昧第一；到《增一阿含》是更多見。在大乘經如《般若》等，他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了；他與東方的學派有關。

�「尼涕娑」或稱為「尼泥沙」，巴利文Niddesa，意義為「解釋」、「義釋」，《小部》經典之一。《日譯南傳》第60冊，p.34。


� 參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07-708。


�《中部》〜M. 133. 內容概述可參考http://www.palikanon.com/namen/maha/maha_kaccana_bhadd_s.htm


Mahā Kaccāna Bhaddekaratta Sutta：


Samiddhi was once drying himself after bathing at Tapodā in Rājagaha, when a deity appeared before him and asked if he knew the Bhaddekaratta Sutta. On his replying in the negative, the deity asked him to learn it, and the next day Samiddhi sought the Buddha and learnt the verses of the sutta. 


Samiddhi and his colleagues then went to Mahā Kaccāna and urged him to explain the sutta in detail. This he did, for which they were very grateful. They repeated Kaccāna's exposition to the Buddha, who greatly approved of it. M.iii.192ff.


另參考http://www.palikanon.com/namen/sa/samiddhi.htm


Once when Samiddhi was drying himself after bathing in the Tapodā, a Deva approached and questioned him on the Bhaddekaratta Sutta. Samiddhi confessed ignorance, and the Deva asked him to learn it from the Buddha. This he did from a brief sermon preached to him by the Buddha, which Mahā Kaccāna later enlarged into the Mahā Kaccāna-Bhaddekaratta Sutta (q.v.) (M.iii.192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otaliputta and Samiddhi, three years after the latter had joined the Order, led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Mahākammavibhanga Sutta (q.v. ) (M.iii.207). In the sutta the Buddha speaks of Samiddhi as moghapurisa, and Samiddhi is also teased by Potaliputta for pretending to expound the Dhamma after being only three years in th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nguttara Commentary (AA.ii.799), Samiddhi was a pupil (saddhivihārika) of Sáriputta, and the Anguttara (A.iv.385f ) contains a record of a lesson given by Sáriputta to Samiddhi regarding sankappavitakkas. See also the Samíddhi Jātaka and the Samíddhi Sutta (2).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3，n.1：尊者三彌提(Āyasmā Samiddhi)(巴)，得善行德，無若干想第一比丘。三彌提(Samiddhi)(巴)，又作三蜜離提，譯為善覺，王舍城人，剎帝利種。


另參考http://www.palikanon.com/namen/sa/samiddhi.htm


� 溫泉林(Tapodārama)（大正1，696d，n.14）。


《雜阿含》卷34（第967經），大正2，248b12：「榻補河（Tapodā）；《增支部》～AN 10.96作『溫泉精舍』」。 


另參考http://www.palikanon.com/namen/t/tapodaa.htm


Tapodā：A large lake below the Vebhāra mountain, outside Rājagaha. The lake was cool, but the stream flowing from it, also called Tapodā (Vin.iii.108; iv.116f; DA.i.35; UdA.110), was hot. Around it was the Tapodārāma (q.v.).It is said (SA.i.30f; Sp.ii.512) that the water of the river was hot because it flowed between two Lohakumbhi-nirayas, which existed under Rājagaha. The lake was the playground of the Nāgas who dwelt at the foot of the Vebhāra mountain. Monks and recluses were evidently in the habit of going to the Tapodā to bathe in the hot springs. Thus, we find Samiddhi being questioned by a deity as he dried himself after bathing in the Tapodā (S.i.8ff; M.iii.192ff; J.ii.56), and the Anguttara Nikāya (v.196f) records a discussion between Ananda and the paribbājaka Kokanuda, on the banks of the Tapodā, where they had gone to bathe.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25，大正1，760b16-17：「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


� [有一天]～Aññatara devatā. （大正1，696d，n.15）。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485，n.10：(010)「有一天」，巴利本作 aññatara devatā(某一天女)。


�《相應部》～S. 1. 20 有一段相對等的段落，參考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sn/sn01/sn01.020.than.html


SN 1.20《Samiddhi Sutta - About Samiddhi》：「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near Rajagaha at Tapoda monastery. Then Ven. Samiddhi, as night was ending, got up & went to the Tapoda Hot Springs to bathe his limbs. Having bathed his limbs and gotten out of the springs, he stood wearing only his lower robe, letting his limbs dry.Then a certain devata, in the far extreme of the night, her extreme radiance lighting up the entire Tapoda Hot Springs, approached Ven. Samiddhi. On arrival, while standing in the air, she addressed him with this verse.」


� [跋地羅帝]～Bhaddekaratta.（大正1，696d，n.16）。


《翻梵語》卷1，大正1，983c11：「跋地羅帝（應云「跋陀羅帝」。譯曰：跋陀羅者，賢。羅帝者，意，亦云智。）」


另參考Bhikkhu Ñanananda〈Ideal Solitude — An Exposition on the Bhaddekaratta Sutta〉。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3，n.4：「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巴利本作 dhāresi Bhaddekarattassa uddesañ ca vibhavgañ ca(你憶持一夜賢者之解釋嗎？)宋、元二本均作「持跋哆羅帝偈耶？」《佛說尊上經》(大正1，886b)作「持賢善偈及解義不？」「跋地羅帝」直譯為「賢善一夜」，意謂夜夜(日日)全然如是賢善生活之人。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5，n.1：「現在所有法……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巴利本(《中部》M. vol. 3，p.193)作：於處處觀察現法，不被征服，不動搖，彼智者當修習，只熱心於今日之事務！誰能知明日將死？能不與死魔大軍戰爭否？如此住於正勤，晝夜不懈怠者，人稱彼實為一夜賢者、寂靜者、聖者。


《佛說尊上經》，大正1，886b16-21：「謂現在之法，彼彼當思惟；所念非牢固，智者能自覺。得已能進行，何智憂命終？我心心＝必【宋】【元】【明】不離此，大眾不能脫。如是堅牢住，晝夜不捨之；是故賢善偈，人當作是觀。」


《瑜伽師地論》卷19，大正30，387c28-388a2：「『於過去無戀，不悕求未來；現在諸法中，處處遍觀察。智者所增長，無奪亦無動』。此是造賢善頌。」


�《MLDB》，p.1045：「the bhikkhus considered：Now, friends, the Blessed One has risen from his seat and gone into his dwelling after giving a summary in brief without expounding the detailed meaning. Now who will expound this in detail？」（世尊如是略示總說而不分別詳細之義，誰得詳細分別其義耶？）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0：「佛總是稱讚大迦旃延：「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迦旃延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近於舍利弗的：「我悉能乃至七夜，以異句異味（文）而解說之」。這是釋尊門下，能廣分別解說的二位大弟子。但分別的方針，顯然不同。大迦旃延的「廣分別義」，如上所引的經文，都是顯示文內所含的意義，不出文句於外；而舍利弗的廣分別，是不為（經說的）文句所限的。大迦旃延的廣分別，是解經的，達意的；舍利弗的分別，是阿毘達磨式的法相分別。漢譯《中阿含經》（卷48）的《牛角娑羅林經》，以「二法師共論阿毘曇」，為大迦旃延所說，而《中部》與《增一阿含經》，都所說不同。大迦旃延的德望，受到阿毘達磨論師的推重，但大迦旃延的學風，決非以問答分別法相為重的。」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7，n.1：尊者大迦旃延(āyasmā Mahākaccāna)(巴)，善分別義，敷演道教第一比丘。


� 學＝作【宋】【元】【明】，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作」。（大正1，697d，n.3）


�《MLDB》，p.1045：「heartwood」（心材）。


�（應）＋往【宋】【元】【明】（大正1，697d，n.5）


�《中阿含經》卷42（163經），大正1，692 c21-22：「眼知色可喜、意念、愛色、欲相應樂。」


 《中阿含經》卷43（166經），大正1，699c8-9：「若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


 《雜阿含經》卷9（245經），大正2，58c26-27：「有眼識色可愛、可念、可樂、可著。」


 《雜阿含經》卷11（281經），大正2，77c2-3：「若眼見適意、可愛、﹝可﹞念、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


 《雜阿含經》卷13（309經），大正2，88c23-24：「若眼識色可愛、樂、念可意、長養於欲。」


�《一切經音義》卷20，大正54，432b4：「捫摸（莫奔、莫本二反。捫亦摸也，謂執持也）。」


【捫摸】：觸摸；摸索。《釋名‧釋宮室》：“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漢語大辭典》第6冊，p.724）


�【本】：9.原來的，固有的。如“ 本質 ”、“ 本性 ”、“ 本能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鄭玄 注：“ 本，猶舊也 ”（《漢語大字典》第2冊，p.1152）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89，n.4：「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巴利本作 lti me cakkhuṃ siyā anāgataṃ addhānaṃ iti rūpā ti appatiladdhassa patilabhāya cittaṃ panidahati. 其意為：如此，願我的眼存在於未來，如此，願諸色〔存在於未來〕，這樣對於未得者，為了獲得而心希求。


�《MLDB》，p.1045：「One sets one’s heart on obtaining what has not yet been obtained」。


�《MLDB》，p.1045：「One does not sets one’s heart on obtaining what has not yet been obtained」。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1，n.2：「作」，麗本作「學」，今依據本經前文「若作聖人行」改作「作」。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1，n.4：「大」，元本作「天」。


� 雲井昭善 編著《パーリ語佛教辞典》，p.225：


eka：一；獨。


� 雲井昭善 編著《パーリ語佛教辞典》，p.748：


（1）ratti：夜。


（2）ratta：染著；愛樂。


� 心＝必【宋】【元】【明】。（大正1，886，n.22）


� Bhikkhu Ñanamoli and Bhikkhu Bodhi《MLDB》，p.1343，Note1212：


  MA：He should contemplate each presently arisen state, just where it has arisen, by way of the seven contemplations of insight （insight into impermanence, suffering, non-self, disenchantment, dispassion, cessation, relinquishment.）（內觀無常、苦、無我、厭、離欲、滅、寂靜）


另參考《雜阿含經》卷12（283經），大正2，79b5-14：


「若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猶如種樹，初小軟弱，不愛護，不令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以疾風，或投之流水。」


《瑜伽師地論》卷93，大正30，828c12-27：「有世間非聰慧者，於現法中所造新業，如小苦樹。若彼世間非聰慧者，於能隨順諸漏處所，依現在世隨觀愛味，依過去世深生顧戀，依未來世專心繫著。如是住已，先所未斷一切貪愛，由數習故轉更增長。此非聰慧補特伽羅，欲令如是後有小樹復加滋茂，以貪愛水而恒溉灌，令如前說能感當來取所得果，漸次圓滿。若有多聞諸聖弟子〔異生〕，雖造有漏能感當來諸業小樹，然〔A〕於能順煩惱諸行，無倒隨觀生滅法性，〔B〕於斷、無欲及以滅界，無倒隨觀是寂靜性；損減彼業，不令增長，使其愛水亦皆消散。故聰慧者，不欲滋榮後有小樹，便斷其愛、愛緣取等。損壞如是後有小樹，尚令一切皆無所有，何況使其後更增長！」


�《MLDB》，p.1343，Note1213：


  Asaṃhīaṃ asankuppaṃ. MA explains that this is said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insight and counter-insight (see n.1143)；for insight is invincible, unshakeable because it is not vanquished or shaken by lust and other defilements. Elsewhere the expression “ invincible, unshakeable”, is used as a description of Nibbāna (e.g., Sn v.1149) or of the liberated mind (e.g., Thag v.649), but here it seems to refer to a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sight. The recurrence of the verb form saṃhīrati in §8 and §9 suggests that the intended meaning is contemplation of the present moment without being misled into the adoption of a view of self.


� 參閱《MLDB》，p.1344，Note1214。


� 另參考《小部》Apadāna，3. 545. Lomasakaṅgiya，vv 1-26。《日譯南傳》第27冊，p.346-347。


�《瑜伽論記》卷5下，大正42，425c14-15：「泰云：此頌中明造作賢善五觀行故，名造賢善頌。」


� 巴利對應經文《相應部》～S. 21. 10. Theranāma.


�「一住者」在《CDB》，p.721為：“dwelling alone”或“ a lone dweller”。意為獨住者。


� 參考《瑜伽師地論》卷92，大正30，825a23-b8。


� 巴利對應經文《相應部》～S. 21. 10.：ekavihāro vitthārena paripuṇṇo hotī.（“獨一住成為勝妙”之詳說）。


《CDB》，p.721：「that dwelling alone is fulfilled in detail. 」


�【映】：1.照。《小爾雅．廣言》：“映，曬也。” 《玉篇．日部》：“映，明也。”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3，n.8：尊者盧夷強耆(āyasmā Lomasakavgiya)(巴)，釋迦族王者之子，生於迦毗羅衛城。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3，n.9：釋(Sakka)(巴)，釋迦族。


�《MLDB》， p.1345，Note1221：「According to the commentary to Thag, Ven. Lomasakaṅgiya had been a bhikkhu in the time of the Buddha Kassapa. After the Buddha Kassapa had taught the bhaddekaratta suttaṃ , a certain bhikkhu spoke about it to Lomasakangiya. Unable to understand it, he exclaimed：“In the future, may I be able to teach you this sutta！” The other answered： “May I ask you about it！” In the present age Lomasakaṅgiya was born into a Sakyan family at Kapilavatthu, while the other bhikkhu became the god Candana.」


�《MLDB》，p.1050：「Bhikkhu, once the Blessed One was living among the god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on the Red Marble Stone at the root of the Pāricchattaka tree. There the Blessed One recited the summary and exposition of One Who Has Had a Single Excellent Night’ to the god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7，n.3：「耶」，大正本作「也」。


� 面＝而【元】【明】（大正1，699，n.4）


� 我＝禮【宋】【元】【明】（大正1，699，n.5）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7，n.5：般那(Candana)(巴)，又作栴檀，尊上經(大正1，887a)作「般那末難」。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499，n.1：念過去：於《中阿含》第165經《溫泉林天經》 (大正1，697c)中係針對六根、六境、六識等相對關係而敘述過去、未來、現在之「念不念」，此處則專就「五蘊」之過去、未來、現在之念不念而說。


� 為＝若【宋】【元】【明】，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若」。（大正1，700，n.1）


� 進＝勤【宋】【元】【明】【聖】，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與【聖】本改作「勤」。（大正1，700，n.2）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1：「意行生」，巴利本作 saṅkhāruppatti(生起行為)。


 《MLDB》，p.1332，n.1132：「Although I have attempted to render saṅkhārā consistently throughout as formations, here it seemed that the content required a different rendering to bring the intended meaning to light. Ñm had used determinations, his own consistent choice for saṅkhārā. MA initially explains saṅkhāruppatti as meaning either reappearance (i.e., rebirth) of mere formations, not of a being or person, or reappearance of the aggregates in a new existence through a meritorious kamma-formation. However, in subsequent passages, MA glosses saṅkhārā （行、思）with patthanā（願求）, a word unambiguously meaning aspiration.」


  【按】：《中部》〜M. 120.《行生經》說明具足信、戒、聞、施、慧者，只要下定決心，於來世隨自己之願求，便能生至他意欲的目的。如得生剎帝利、婆羅門等人中之善趣、或六欲天、色界、無色界之諸天。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34，大正29，535a23-24：「思是實業，此即意行，增長，功能，隨界，習氣，種子論等。」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2：初禪離生喜樂地含有「覺、觀、喜、樂、一境性」五支。


� 靖＝靜【宋】【元】【明】【德】【聖】（大正1，700，n.8）


 【靖】：11.通“ 靜 ”。清靜。（《漢語大辭典》第11冊，p.566）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4：第二禪定生喜樂地含有「內靜、喜、樂、一心」四支。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5：晃昱天(Ābhassara deva)(巴)，即光音天，為色界二禪之第三天。


�《鞞婆沙論》卷10，大正28，489a15-16：「無求遊者，已得三禪樂不餘求」。


� 原為「空」，改作「定」。參考《中阿含經》中相同文句的校堪，如《中阿含經》卷25，大正1，589d，n.11：空＝定【宋】【元】【明】。又如《中阿含經》卷40，大正1，679d，n. 28。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7：第三禪離喜妙樂地含有「捨、念、樂、慧、一心」五支。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8：遍淨天(Subhakinhā)(巴)，譯為徧淨、無量淨，為色界三禪之最高天。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9：第四禪捨念清淨地含有「不苦不樂、捨、念、一心」四支。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5，n.10：果實天(Vehapphalā devā)(巴)，又稱廣果天，為色界四禪之第三天。


� 對＝礙【宋】【元】【明】【聖】（大正1，701d，n.1）


� 此行＝行此【宋】【元】【明】（大正1，701，n.2）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1：以上「知滅身觸成就遊……是說苦邊」一段經文，巴利本(M. vol. 3, p.103)作：吾實應於現世中自證、悟，完成滅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而住。則彼滅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世中自證、悟，完成而住。諸比丘！此比丘不再生於任何處。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5：婆奇瘦(Bhaggesu)(巴)，意為於婆奇國中。「婆」，宋、元、明三本均作「娑」。


 《中阿含經》卷18（75經），大正1，540c20-21：「一時，佛遊婆奇瘦（Bhaggesu）。在鼉山怖林鹿野園（Suṃsumāragira Bhesakaḷāvana Migadāya）中。」


� 磨＝摩【宋】【元】【明】（大正1，701，n.10）


�《中阿含經》卷18（75經），大正1，542b5-6：「一時，佛遊拘樓瘦（Kurūsu）在劒磨瑟曇（Kammāssadhamma）拘樓都邑。」


�《MLDB》，p.1080：「The Exposition of Non-Conflict」（無諍的說明）。


�《雜阿含經》卷32（第912經），大正2，228c17-21：「今者眾生，依於二邊。何等為二？一者、樂著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五欲；二者、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聚落主！有三種樂受欲樂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有三種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8：「離此二邊，則有中道」，巴利本(S. vol. 4, p. 330)作 Ete t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imā pat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離此二邊，〔即〕中道，是由如來所證悟。)


參考《雜阿含經》卷32（第912經），大正2，229b9-25：「有道有跡，不向三種受欲隨順方便，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不向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聚落主！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不向三種受欲，三種自苦方便？聚落主！為欲貪障閡故，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瞋恚、癡所障，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若離貪障，不欲方便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此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喜樂；如是離瞋恚、愚癡障閡，不欲自害，不欲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安樂。於現法中，遠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身現，緣自覺知。聚落主！如此現法永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為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別譯雜阿含經》卷7（第127經），大正2，422b25-c10。


《大智度論》卷1，大正25，59a29-b4：「有人應可度者，或墮二邊。或以無智故，但求身樂；或有為道故，修著苦行。如是人等，於第一義中，失涅槃正道。佛欲拔此二邊，令入中道，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眼」，巴利文dassana，見、見解。


�「智」，巴利文ñāṇa。


�「智」，巴利文abhiññā，勝智、神通；證知。


�《MLDB》，p.1351，n.1257：「This is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with the proclamation with which the newly enlightened Buddha opened his first discourse to the five bhikkhus, before teaching them the Four Noble Truths.」


�【齊〔ㄐㄧˋ〕】： 12.界限。《列子‧楊朱》：“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楊伯峻 集釋引《釋文》：“齊，限也。” 13.指極限。 漢  馬融 《長笛賦》：“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鱉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視狼顧，拊譟踴躍，各得其齊。”（《漢語大辭典》第12冊，p.1425）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10：「當」，麗本作「常」，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與聖本改作「當」。巴利本作 anuyuñjeyya(當求)。


� 導＝道【宋】【元】【明】【德】【聖】，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與德本、聖本改作「道」。（大正1，701，n.15）


�《MLDB》，p.1080：「One should not utter covert speech, and one should not utter overt sharp speech.」（不應說秘密語（背後說人的話），也不應說當面説令人刺耳（苦惱）的話。）


�【齊限】：1.終極；極限。《列子‧湯問》：“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 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2.限制。《晉書‧外戚傳‧羊琇》：“ 琇 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漢語大辭典》第12冊，p.1426）


�「不」，大正藏原作「求」，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不」。（大正2，701d，n.16）


�《MLDB》，p.1080：「One should speak unhurriedly, not hurriedly.」（應徐緩而說，不應急忙而說）


「齊限說法」有另一說，如《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8，大正22，121c22-26：「時諸比丘說法少時便止，諸天鬼神謂竟便去，須臾復說，彼復來還，如是非一，便瞋恨言：此諸比丘不齊限說法如小兒戲。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作齊限說法，說法竟應呪願。」


�《MLDB》，p.1080：「One should not insist on local language, and one should not override normal usage.」。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33：「「隨國俗法，莫是莫非」中，說明了語言隨方俗的不定性，不應固執而起諍論。」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09，n.13：「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隨國俗法，莫是莫非」，巴利本(M. vol. 3, p. 230) 作：亦應知稱譽，亦應知毀呰；知稱譽、知毀呰已，不稱譽、不毀呰，而應說法。應知決定安樂，知決定安樂已，應追求內樂。莫背後造謠，亦勿當面說瞋嫌之語。應徐緩語，莫急言。勿執方言，勿過度使用俗稱。


�「此何因說」，參考《MLDB》，p.1080：「And with reference to what was this said?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1，n.2：「彼知此已，則便自譏」，巴利本作 iti vadaṃ itth' eke apasādeti(如此語，則於此非難某些人。)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1，n.4：有結(bhavasaṃyojana)(巴)，「有」者生死之果報，其可招果報之煩惱謂之「結」。


 《MLDB》，p.1080，n.1260：「This is craving for being. Just below we should read again bhavasamyojanam （with BBS and SBJ) as against PTS vibhavasamyojanam.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1，n.5：「彼知此已，則便自稱」，巴利本作 iti vadaṃ itth' eke ussādeti(如此語，則於此稱讚某些人。)


� 也＝耶【宋】【元】【明】，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耶」。（大正2，702d，n.3）


� 導＝道【宋】【元】【明】【德】【聖】，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道」。（大正2，702d，n.4）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1：甌：缸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2： �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b043r-1.bmp')" �[��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b043r-1.bmp')" �木*墮]�：鉢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3：「杅」，德本作「盂」。指碗。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4：椀：木碗。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5：器：盂。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5，n.6：「有諍法」三字，宋、元、明三本僅作「諍」一字，聖本則作「諍法」二字。「有諍」，為有漏之異稱。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7，n.1：「無」，大正本作「有」。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9，n.2：須菩提族姓子(Subhūti kuhiputta)(巴)，須菩提又作蘇部底，譯為善吉、空生，舍衛國婆羅門之子，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


�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33：「須菩提，是被稱讚為：「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無諍」（araṇya），就是阿蘭若。從形跡說，這是初期野處的阿蘭若行，而不是近聚落住（與聚落住）的律儀行。從實質說，無諍行是遠離一切戲論，遠離一切諍執的寂滅。《中阿含經》卷43《拘樓瘦無諍經》（大正1，703b）說：


    「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


    「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


    無諍行，經說是「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戚」的中道正行，是「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的正行。在所說「隨國俗法，莫是莫非」中，說明了語言隨方俗的不定性，不應固執而起諍論。《般若經》中，須菩提說的般若，是「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菩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菩薩者但有名字」。這與無諍行的名字不定性，顯然是有關係的。」


另請參見《增支部》I，p.24；《大毘婆沙論》卷179，大正27，898a；《大智度論》卷11，大正25，136, c26-28；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26；《性空學探源》p.74；《空之探究》p.22。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519，n.3：「實」，元、明二本均作「法」。


� 「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印順導師在《性空學探源》，p.255 - p.256對此有所解說：「須菩提尊者，能夠捨離「此」語言戲論，安住無諍（止息），就是行真實空。」


另請參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985：「如阿蘭若（araṇya），指遠離村落，沒有喧囂聲音的地方。專住這種地方的，稱為「阿蘭若行」。然阿蘭若行，深化為「無諍行」、（無諍三昧）「空寂行」）。如空閑處（śūnyatāgāra），指洞窟、塚間、露地等修行處。在這裏修行，傾向於層層超越而達於最高的空住（śūnyatā-vihāra）。「空住」，《雜阿含經》譯作「入空三昧禪住」，稱為「上座禪」。如獨住（ekavihārin），是個人獨住的修行者，然《雜阿含經》說：如於境不貪、不喜、不繫者，即使住在高樓重閣，也是獨住。反之，如於境生貪、生喜、起繫者，那即使是空閑獨處，也還是第二住（與伴共住）。這與《般若經》所說的遠離（viveka），意義完全一樣。」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99。


� [1] 印順導師編《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p.419-420。


[2]《中阿含經》卷43（169）〈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第八》大正1，701b22-703c13；


《中部》M. 139. Araṇa-Vibhaṅga-Sutta.（拘樓瘦無諍經）。


� 信＝行【宮】【聖】【知】（大正25，827d，n.1）。


�《瑜伽師地論》卷99，大正30，872c10-17：「云何名為像似正法？謂略有二種像似正法：一、似教正法，二、似行正法。若於非法、生是法想，顯示非法、以為是法，令他於中生正法想。如是法教，實故諦故非是正法，而復像似正法顯現。是故名為似教正法。若廣為他如是宣說，令他受學，亦自修行，妄起法想，習諸邪行，而自憍慢；稱言我能修是正行。應知是名似行正法。」


�《披尋記》（四）p.2735：「自令無惱令他攝取者：易可修學，名令無惱。能引義利，名令攝取。」


�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3，n.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5，大正27，542a：「大德瞿達多！當知貪欲、瞋恚、愚癡是相，有不動心解脫，是最勝無相」。『論』說的瞿達多，即牛達多，與《相應部》相同，反而與《雜阿含經》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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